
专车冲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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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专车车再再没没名名分分，，
我我也也不不想想干干了了””
政策不明，转行的哥收入坐了过山车

1日，学者魏新微博发表的一篇《专车、出
租车和骆驼祥子》的文章，把骆驼祥子那个时
代，人力车与有轨电车的争斗搬到了专车和
出租车之间角斗语境之下分析，迅速受到热
捧。历史情节的相似令不少人惊讶，其实，文
明在进步，类似的新技术新事物出现后，必定
冲击了原有的利益体制与利润。只不过在今
天，互联网带来的专车成了这个新事物，专车
就像一只跳入出行市场这个竞技场的猛兽，而
出租车盯着专车恶斗，看到则是自己的伤疤，
借用李安《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一句台词：你
看它（老虎）的眼睛，只能看到自己的倒影。

人力车夫与有轨电车

也曾激烈博弈

知名学者魏新6月1日在自己的微博和魏
道泉城公众号发了《专车、出租车和骆驼祥
子》一文。在济南出租车公司提出卸载打车软
件的当下，魏新以古论今，在一片混乱中，给
出了历史的解答。

魏新说，在骆驼祥子那个年代，也有出租
车，只不过是人力车，而且那时候没车的人力
车夫需要挂靠租车的老板，也需要每月交“份
子钱”。不过想要干个体户也可以，只要攒够
了钱，到车铺买一辆，就不用再交“份子钱”，
上街拉客的收入全是自己的。

“《骆驼祥子》里的祥子为了买辆自己的车
命运很惨，但是比现在的出租车司机还好一
些。他干了三年‘出租车’司机就攒足了钱买
车，交‘份子钱’的时候租车的老板还管吃住。
但据我所知，济南的出租车司机大部分没有五
险，要自己买车干出租那就更难了。”魏新说。

在服务水平上，“出租车夫”群体也存在
拒载、挑客、故意绕路、宰客现象。魏新也找到
了历史依据，“传统相声《怯拉车》中就能听出
一二。”魏新说，在黄金时期人力车的数量达
到巅峰，1923年左右就已经有24000辆。但是
1924年北平开通有轨电车，引爆了新旧冲突。

“官商合办的电车公司一再向公众解释，
说电车与人力车是分工合作，共存共容的关
系。但是，在电车开始运行后，人力车夫发现，
生意确实不如从前好做。”电车收费不高，明
码标价，环境好，速度快，而且职员和工人收
入比车夫高，这些让人力车夫很气恼。

矛盾日积月累在1929年10月22日大爆
发，北平人力车夫工会联合清道队、工程队、
沟工队等工会集结各自会员，数百名人力车
夫拦截并捣毁有轨电车，追打司机和售票员，
破坏轨道和车站设施。

“但是即使采取这样极端的手段去抗议，
车行和车夫都无法扭转趋势。”魏新说，后来
有轨电车和人力车发挥各自优势拉客，有轨
电车跑主干道，人力车跑小胡同。“人力车并
没有完全消失，到现在仍有，但只作为观光之
用。”魏新说。

魏新说，在“互联网+”的时代，出租车公
司偏偏要做“互联网—”，这种可笑的决定根
本不能阻止什么，更不能改变什么，只不过是
在掩耳盗铃。他深知出租车司机这一群体的
不易，但并不为他们的未来担心。就算是“互
联网X”，人们也需要出租车，要知道，专车也
是出租车的一种，仅此而已。

坐马车被宰

促美国出租车诞生

第一辆使用计程表的出租车1907年出现
在纽约市街头，而现代出租车之所以出现，则
是因为当时主要的出行工具出租马车糟糕的
用户体验。

美国纽约社会史研究领域权威学者格雷
厄姆·R·G·郝吉思教授的《出租车！纽约市出
租车司机社会史》一书中提到，1907年初，商
人哈利·艾伦和女友乘坐出租马车回家的路
上，仅0 . 75英里的路程被敲诈了5美元费用。

这令艾伦非常恼火，随后他购买汽车替
代马车用作出租车，并且成立了以汽车为动
力的出租车公司，规范服务。

书中写到，艾伦的出租车公司要求司机
标准着装、服务好，而且为了避免出现像出租
马车那样的乱要价情况，他给汽车安装了可
自动测量车辆实际行进距离的计程表。当时
的车费中，出租车司机还能收到一些小费。这
种明显优于出租马车的用户体验很快就被大
家接受了。

出租马车每天会给纽约城制造100万磅
马粪，当时从政府到乘客都不喜欢，出租马车
只能弱弱地离场。这个上上下下都被“嫌弃”的
出租马车没闹出啥花样，汽车出租公司与马拉
出租车之间更没有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

出租车发展至今，消费者投诉出租车司
机拒载、态度恶劣等，而专车虽然依然游离在
灰色地带，但无论从舆论还是消费者，对服务
好感度的评价都倒向了专车服务一方。“出租
车司机根本没想过要与之竞争，而只是想维
持现状。出租车公司由于向司机收取车辆租
金，所以不关心乘客满意度，高价格与差服务
形成对比。正是有专车搅局，才提升了这个行
业的服务水准。” 本报记者 王皇 整理

两个故事告诉你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干了六年出租车生意的何云（化名）转行干专车司机已经六七个月了，从最初的月
入两万到现在的三四千，随着济南专车市场的发展，何云的收入坐上了过山车，起起伏
伏。而跟他同时成为专车司机的50个人，现在剩下也不到10人。

“现在国家政策不明确，我不可能开一辈子专车，如果有更加合适的工作，我可能
马上走！”何云说，给专车一个名分。

本报见习记者 刘飞跃

“现在是狼多肉少，我每天也就干
七八单，一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月收
入三千多元，比刚开始干专车的时候
还难。”何云告诉记者，随着各大公司
在专车市场的竞争加大，还有不少私
家车混迹其中，自己的收入还不如刚
开始干的哥时。

2008年10月份，中专刚刚毕业的
何云（化名）来到了济南，跟哥哥做起
了出租车生意。“扣除了份子钱及其他

各种费用，每天收入二百元上下，每个
月的收入在六七千元。”何云说，他来
自济南一个并不太富裕的县，二十岁
出头的他比较满意当时的收入。

六年来，何云早起晚归，虽然辛
苦，但月收入还算稳定。2014年8月19
日，滴滴打车宣布推出提供中高端服
务的专车业务。9月下旬，滴滴专车在
济南上线。由于价格太高，当时滴滴专
车在济南并没有迅速打开市场。

2014年11月底，何云的出租车六
年营运的期限已到，对于出租车行业
失去热情的他毅然退了车，登陆济南
市场仅两个月的滴滴专车进入了何云
的视野，“虽然当时出租车生意还可
以，但是因为开出租对腰椎、颈椎都不
是很好。”说起当时的决定，这个从农
村出来的小伙子语气坚定，对专车未
来发展虽然不是很清楚，何云就是干
够了出租车，想尝试一份新的职业。

滴滴专车刚进入济南时，不少市
民把其视作黑车，何云每天的业务只
有三四单，大多数时间在空跑。“当时
我只交了一万元保证金，因为生意并
不是很好，为了鼓励专车司机，滴滴公
司开出的底薪就是五千元，一开始好
多市民仅仅是出于好奇去体验一番专
车，并不把其作为主要出行方式，司机
收入并不高。”何云告诉记者。

转折发生在2014年12月。在稳固
了出租车用户之后，为争夺专车市

场，滴滴打车和快的打车从1 2月开
始又展开了烧钱大战。两大巨头通
过多个渠道，对乘客发放四五十元
的大额红包，司机每人每天奖励可达
百元。

“整个12月份真是疯了，我挣了两
万三四。早上七点多起来，干到晚上十
一点，虽然辛苦，但是干起来非常起
劲。”何云说。专车软件发放大量补
贴的方式来增加用户最终让出租车
司机明白了过来，为专车软件培育

了客户的出租车司机不过是为他人
作嫁衣。2015年首个工作日，沈阳数
千台出租车不高兴了，原因就是“滴
滴”专车、“快的”专车抢了他们的生
意。

随后，北京、上海、济南、青岛、淄
博、沈阳、南京、重庆、天津、杭州等10
个城市叫停了专车服务。“那时我们的
收入下降了至少三分之一，滴滴打车
也调整了补贴策略，专车司机月薪两
三万的时代过去了。”何云说。

“当时跟我一起面试专车司机的
有200多个人，滴滴公司最终录取了50
个人。”何云说，自己面试成功得益于
出租车司机的工作经验。

竞聘成功的这50人正好赶上了专
车发展的黄金时期，他们像拧紧了弦
的发条，奔驰在济南的大街小巷。刚开
始时，何云驾驶着租赁公司的车，并不
需要缴纳份子钱，这部分钱滴滴公司
替他们出了，但随着市场逐渐成熟，滴
滴公司也开始改变策略，把份子钱转

嫁到专车司机身上。
今年1月下旬，滴滴专车开始向司

机按月收取4000-5000元的“份子钱”。
何云发现，滴滴专车从那时起开始每天
从他的账户里扣除140元。等于说，一觉
醒来，已经欠了滴滴家140元。滴滴出台
的新政策让很多专车司机不适应，那些
挂靠的私家车并不交份子钱，由此，在经
济利益的驱使下，不少私家车通过租赁
公司挂靠的形式做起了专车。

“而且现在滴滴公司设置了流水

额度，4月份每周账单流水为2800元，
因为大多数专车司机难以完成，降低到
了现在的1700元。纵然如此，在专车盲目
扩充的当下，想完成任务也非常难。”

滴滴专车越来越多的条条框框，
让不少专车司机选择退出这个具有不
确定性的行业。据何云了解，当时与他
一起应聘成功的50位司机如今还在干
专车的不到10个人。那些退出专车行
业的司机，有的又重新开起了出租车，
有的则做起了小生意。

“现在的工作节奏和状态越来越
像出租车，但是相对于出租车那种传
统的管理方式，专车公司用互联网管
理司机，相对而言比较人性化。”何云
说。今年1月8日，交通运输部对“专车”
的肯定为何云吃下一颗定心丸，他开
的专车隶属于租赁公司，不同于挂靠
的私家车，不用担心被查扣，但因为专
车平台上依然有大量的私家车混迹其
中，也导致现在的专车处于半黑半白
的尴尬境地。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行业监管者
也需要针对各类专车建立核准、准入

机制，规范市场上已有的合规专车，放
手让正规专车去夺取黑车所占领的市
场份额。今年3月份，记者与何云交流
的时候，他对专车非常有信心，认为开
专车是一个可以长期从事的职业，短
短的两个月之后，因为收入和工作状
态不断下降，何云已经没有了当时的
心态。因为5月19日,“滴滴快车”登陆济
南市场，价格甚至低过了出租车，更别
说专车了，原先进入滴滴平台的专车
价格不能低于15万元，现在其门槛越
来越低，10万8万的车辆都可加入，滴
滴也对快车不收平台使用费，平台内

混迹了大量私家车。
可以说，专车的出现在改变民众

出行方式的同时，冲击了传统出租车
固化的利益关系，肯定会遭到利益集
团的反扑，何云这半年起起伏伏的遭
遇也是必然。

就像厌倦了当时出租车行业一
样，何云说，因为现在专车司机收入无
法稳定，越来越多的专车司机离开了
专车行业。“现在专车不黑不白，如果
有更加合适的工作，我可能马上走！”
何云说，希望国家能够尽快出台政策，
给专车一个名分。

专车来了，六年工龄“的哥”转了行

曾经的月入两万现在只能想想了

滴滴条框愈发多，一批50人的专车司机走得仅剩10人

期待专车洗白，与出租车分享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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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市民在选择专车出行。
本报记者 王皇 摄

临近深夜12点，专车司机依旧
在路上接活。

本报见习记者 刘飞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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